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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扬州师范学院学习期间的几位好老师

扬州师范学院的三年学习生活中，我远比初中时代自觉、辛苦得多，除受中学老师的教育、感染外，不能不提的有四位老师，他们是：后来主管系教学工作、教我们力学的系主任倪忠老师（文革前，任扬州工学院教务长），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雷达专业（苏州大学前身）、教我们无线电电子学的姚老师，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、教电工学的王老师，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、教我们光学的肖老师（女），他们师德高尚，勤奋钻研、专业水平高，并且关心学生成长，都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，一再勉励我，说我十分适宜当老师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教师。尤其是倪老师的课堂语言精练，板书刚劲有力、非常漂亮，令我这个从小练习过几年书法、自我感觉颇好的人，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夸张地说，如果把倪忠老师的讲课全部记录下来，绝对是一份优秀的教案，足见其基本功之扎实。虽然是年近60的老人，但衣着整洁、谈吐幽默，关心同学又不乏长者的慈祥和蔼，时时处处体现出为人师表。姚老师和肖老师虽然不是师范专业出身，语言表达不属一流，却基本功扎实，且诲人不倦，勉励、奖掖勤奋好学的后生不遗余力，每当我有不懂问题求教于他们时，总是精神抖擞、热情洋溢地详尽讲解，直到我完全弄懂为止。在他们身上，处处体现出中年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：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他们，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能，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和学生；姚老师跟我们说得最多的，就是物理系的学生学习最辛苦，因为所学数学知识和数学系的学生差不多，但他们用5年时间，而我们只用2年。至于王老师，除了他极大的烟瘾（课间休息时总要连吸两根香烟，上课铃响时还要猛吸一口，才依依不舍地丢掉烟头）、年轻貌美的夫人（物理系资料员）、幼小的女儿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外，最令我钦佩的则是他对教材的熟悉程度和对专业的精通，课堂上的滔滔不绝。课后扬州许多企业单位都曾慕名向他求助，由于此类现象在1976年仍属禁区，所以他在系里的日子并不好过（在我们毕业离校后，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变化，他越来越发达），对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尤其是老师，我向来是十分尊敬的。正是由于他们的榜样和鼓励，才使我始终毫无懈怠之意，也正是由于三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才使我这个没有读过一天高中的人，在各次考试中始终保持成绩优秀，并且在毕业考试中，与周××一起，并列全班总分第一。同时也成为毕业后，全班39人中，能一直长期从事高中物理教学、并受到学生、学校、社会好评的二人之一（当然，与身为南京师大附中副校长、江苏省中学物理特级教师、正高级中学高级教师的周××相比，我要逊色许多），也是兴化县（市）唯一工农兵学员出身的高中物理教师。

此外，我们的班主任宋老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三等个子，仪征人，大学时与我的中学物理老师吴先生是同班同学，人很真诚善良，写的字也不错。不知是看了我入学后的填表，还是其他原因，他对我的字（因为我学的是柳体楷书，年轻时书写得规矩工整）比较赏识，于是，刚开学，又是要我给全班同学填写学生证，又是用钢板刻歌词（为即将开始的学军准备），由于从未用过铁笔在钢板上写字，所以很不适应，很辛苦。当然，因为是老师交待的事，我自当努力做好，也是一次锻炼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一种提前进入角色的练兵，因为日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（大概有10年多），离不开用钢板刻试卷、讲义，真是家常便饭。在扬州师范学院学习期间，宋老师一直对我们非常关心，这除了与当时的形势——工农兵学员负有“上大学，管大学，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”的宣传有关，但我认为：更重要的，是与宋老师本人的人品是分不开的。虽然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只有三、四岁和六、七岁，需要他照顾，师娘在化学系实验工厂上班，挺忙的，但他几乎把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我们身上、放在了工作上，这种事业心、责任感对我日后工作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明天是第24个教师节，谨以本文和《我的中学物理教学生涯30年》之6、之7，献给我30多年前的老师们，衷心祝愿你们身心健康、长寿。
